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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旅游，从闻名遐迩的
人民广场沿晋安路南行，在太仓
路路口的两座高大气派的高楼
上，蓦然看到“济南路8号”的字
样。原来由此向南的这条街道就
是济南路，顿时，一股亲切之情油
然而生。

以全国各地的地名为本地道
路命名是不少城市的做法，其中
尤以上海、青岛和台北领风气之
先，历史悠久，广为人知。近年来，
各地大小城市纷纷扩大城区，新
修道路，效仿者众多。

泉城济南作为山东省省会和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然会经常
出现在各地城市的道路版图上。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十几个城市
都有以济南命名的道路。

上海市济南路位于繁华的
黄浦区(原属卢湾区)北部，南北
走向，北起太仓路，南至合肥路，
全长686米。此路初建于1903年，
原名寒山路，1943年改名为济南
路。与周围不远处热闹繁华的人
民广场、新天地、老西门相比，济
南路显得有点低调、落寞。但这
条不太宽也不算长的街道两旁，
却坐落着一些建造于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历经时代风雨的特色
老建筑，如北侧的友利振记烟厂
遗址，24弄166号光复会总部遗

址，64弄23号的民生墨水厂管理
处旧址。特别是185弄嘉安里 、
275弄平济里等早期石库门代表
性建筑，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中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吸
引着众多古建筑爱好者前来探
古寻幽。

青岛市济南路位于市南区火
车站以北，全长1500米左右，西
南东北走向，西连泰安路，东接堂
邑路。此路修建于1905年，基本
沿胶济铁路而建，已有一百多年
的历史。济南路曾是岛城历史上
有名的土产一条街，沿街曾有很
多土产店铺，著名的有仁聚德、公
和兴等。由于靠近车站码头，早期
的济南路也聚集了众多的客栈，
如天德栈、裕昌栈等，居住着来自
四面八方的客商。历史上，济南路
曾是港口通往火车站的交通要
道。抗战时期，济南路东端是公共
汽车总站，去往四方、沧口、即墨
都从这里发车。现在的济南路，没
有高楼大厦，仍保留有一些结构
紧凑的青岛特有的里院建筑。里
院是青岛人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民
居建筑形式，融合了中国传统四
合院式和西方商住式公寓楼房的
建筑特点。透过这些仅存的老建
筑，依稀能够感受到老青岛的历
史沧桑。

台北市济南路位于中正区台
北火车站东南约五百米处，西起中
山南路，东至建国南路，自西向东
又分一段、二段、三段，先后与齐东
街、泰安街、临沂街相交，是一条东
西交通干道。日据时期，台北地名
带有浓厚的殖民气息。1945年台湾
光复后，政府委派上海建筑师郑定
邦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原则重新
命名台北街道。他以最长的南北主
干道中山路和最长的东西主干道
忠孝路为纵横坐标，把台北市分成
4个象限，分别代表祖国的西北、东
北、西南和东南地区。

台湾作家龙应台在书中写
道:“他(郑定邦)拿出一张中国地
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
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
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
台北街道上。这才有了当前最完
整的以祖国各地地名命名且与其
地理方位相对应的各条街道，恰

似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济南
路恰好位于右下角代表东南地
区的象限。道路两侧有台北成功
中学、私立开南商工进修学校、
台北商业技术学院等学校，又有
两位曾为台湾经济腾飞做出重
大贡献的名人——— 曾任台“行政
院长”、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名
誉董事长的山东老乡孙运璇和
曾任台“财政部长”的李国鼎的
故居。2014年，台湾作家龙应台
创办的以弘扬传统文化、以“诗
之复兴基地”为己任的齐东诗社
就位于济南路二段25号院内。绿
树浓荫、草木茂盛的济南路散发
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在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东部
黄金地段有一条南山旅游风情街。

风情街由济南街、七七街、望海街
及山林街围合组成。济南街环明泽
湖而建，在明泽园小区是东西走
向，与杏林街交汇后改为南北走
向，最南端与枫林街相交。街区内
有数百栋日式建筑风格的洋房，有
日式餐馆、酒店、茶道表演馆、咖啡
店等，具有浓郁的日本风情特色，
是大连市重点旅游项目，也是外地
游客到大连的必游之地。这也是国
内少有的以济南街而非济南路命
名的街道。

要论各地济南路的宽阔大
气，非东营的济南路莫属。

东营市济南路位于东营区
西城，初建于1965年，1995年后
又先后进行了拓宽改造和延长，
全长5公里左右。现在的济南路西
起西五路，东至太行山路，是一条
纵贯东西的城市主干道，两侧高
楼林立，商家云集。胜利油田中心
医院、东营区人民医院、东营百货
大楼、商业大厦、各大银行机构分
布在道路两侧，是东营市最为繁
华的商业街区之一。

除此之外，在省内的日照、临
沂、菏泽、平度、莱西、海阳、五莲
等地，省外的广西南宁市兴宁区、
黑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江苏淮
安市、海门市、太仓市等地也都能
找到济南路。

某一天，一名济南人，来到一
座陌生的城市，邂逅一条叫“济南
路”的道路，你会感到亲切、惊喜，
还是激动、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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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小胖儿和王艳时常吵
架。吵架的内容无非是：小胖儿说
王艳为了赶着写稿，日夜颠倒，生
活没有规律；王艳说小胖儿是理工
男，把每周“一三五”“二四六”什么
时间、做什么，甚至穿什么衣服都定
得死死的，雷打不动，活得像个机器
人……诸如此类，归根结底，撇不
开理性、感性孰对孰错这个主题。

吵到情急时，小胖儿和王艳总
会信誓旦旦闹分手，怎么劝都劝不
好，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们将恩断义
绝时，他们又会和好如初。他们的
恋爱过程就是这样，在蜜月、争吵、
分手、和好、蜜月……之间不停地
循环。我亲身经历了不下百次，对
此早已习以为常。所以去年冬天，
当小胖儿打来电话，说他又跟王艳
分手时，我没当回事。直到小胖儿
告诉我，“王艳跟别的男人跑了”，
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随即找到小胖儿，请他喝闷
酒。杯酒下肚，小胖儿眼里冒火，
“七年，七年了！我跟她好了七年，
大好的青春全毁在了她手里！这个
贱女人——— 叛徒！往后别让我在马
路上撞见。看见她，我非抽她俩大
嘴巴子不可。”我说：“好！我要是看
见那个贱女人第一时间给你打电
话。”小胖儿说：“你怎么骂人？我可
以说她贱，你不行。”他顿了顿又改

口说：“贱女人不好听，还是叫她傻
娘们吧！唉……她那么傻，也不知
道往后能不能把日子过好。”我劝
他说：“傻娘们现在是别人家的人
了。过得好不好用不着你操心。”小
胖儿沉默了半晌，猛地灌了口酒，
哭了起来，说：这么多年，他和王艳
早就融成了一排二进制数，他是
“1”，王艳就是“2”，现在“2”没了，让
他这个“1”怎么活？

半年后的一天，小胖儿他爸来
电话，说小胖儿打人，被警察抓进
了派出所，让我陪着他去领人。到
了派出所，民警告诉我们，小胖儿
用木棍把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打成
了左臂粉碎性骨折。像这种情况，
小胖儿要么因故意伤害罪坐牢，要
么跟受害者协商私了。小胖儿他爸
同意私了。为了支付高达70万元的
赔偿金，老人家卖掉了科院路上那
套留给小胖儿结婚用的房子。

事后，我问小胖儿，你这是抽
的什么风，平白无故打人？他这才
告诉我，他打的那人其实是王艳现
在的丈夫。婚后，这厮原形毕露，待
王艳非打即骂。他听说了这事，就
跑去替王艳出头。我琢磨了一阵
子，若有所悟，问小胖儿，“你一口
就答应了对方提出的赔偿价格，都
不带还价的，是不是因为你知道这
70万里有王艳的一半？想让她离婚
后能过得好一些？”小胖儿干笑了
两声，没有作答。

入冬时，小胖儿又来电话，说
他之前卖掉的房子是他老爷子单
位过去分的宿舍，暖气费不由个人
交给热电站，而是单位直接从工资

里扣。现在房子卖了，暖气费却还
是老爷子交的。老爷子想把多交的
这份儿钱要回来，可这几天怎么都
联系不上新房主，就寻思着让小胖
儿走一趟，去跟人家说明情况。小胖
儿一个人心虚，怕房主不好说话，让
我周末跟他一起去。我开车载他去
了科院路，结果吃了闭门羹。

就在我们准备离去的时候，小
胖儿临时起意，掏出过去的钥匙，
试着开了一下门，门锁随即发出咔
哒一声脆响，大门竟然应声洞开。

我们试探着走进客厅。正午时分的
厅里窗帘紧闭，一片昏暗，地面上
积攒了厚厚的尘土，水池里没刷的
碗筷堆得像座小山。借着卧室里笔
记本电脑显示器发出的微光，我们
在卧室的床上看到有人，走近一
瞧，确是王艳。许是察觉到有人靠
近，王艳一屁股坐了起来，呆愣愣
地看了小胖儿一阵才缓过劲儿来。

她告诉我们，10月份她在网上看到
了这里再次出售的消息，就用离婚
后分到的30多万和家里预支的嫁
妆钱付了首付，把这个存留着她多
年美好记忆的地方买了下来。说
着，她忽然一把抱住小胖儿，号啕
大哭，“胖儿，我发烧了！房子也让
我糟蹋成猪窝了！我又懒又笨，一
个人活不了，你回来照顾我，好不
好？娶我好不好？”

小胖儿眼泪决了堤，哽咽着
说，好。“去他娘的条理，去他娘的
规矩，我是‘1’，你是‘2’，咱俩早就
成了一串，分不开了。咱以后也不吵
了，也不闹了。‘121’，齐着步子往前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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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在老西门周边的西城根街、太平寺街
一带，有一个走街串巷卖馄饨的老
头。这个老头每天傍黑时分出摊，半
夜收摊，几乎天天如此，风雨无阻。

他的馄饨摊子用一根黑黝黝的
扁担挑着，摊子的前头是一个看不
出本色的木箱，里面整整齐齐地摆
放着包好的馄饨以及各种作料、碗
筷、暖壶、锅等家什，后面是一个始
终燃烧着的小煤球炉。在我的印象
中他从不坐地摆摊，而是挑着挑子
慢吞吞地好像散步一样在大街小巷
转悠，有时轻轻地吆喝几声：“馄饨
哟。”那声音苍老沙哑，在寂静的夜
晚格外清晰真切，而且很有诱惑力。
听到这吆喝声，小孩子们都在家里
呆不住了，缠磨着大人要钱。那时候
大家都挺穷，棒子面窝窝就咸菜，再
加上一碗棒子面黏粥，几乎是家家户
户顿顿不差的家常饭。虽说馄饨才八
分钱一碗，但还是都舍不得买。见大
人没有给钱的意思，小孩子们就不约
而同地走出家门，恋恋不舍地跟在老
人后面。小孩子的心理是很单纯的，
觉得吃不上馄饨，能闻到馄饨的香味
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啊。

我是能时常喝到馄饨的。那时
候，我姥爷孤身一人住在太平寺街，
母亲就让我和姥爷住。一是姥爷有
个伴，二是家里可以省下一个人的
口粮。姥爷年纪大了，常常晚上不做
饭，如果卖馄饨的老头来了，我就黏
糊上了姥爷，赶上他老人家高兴，或
者手头宽绰，就慷慨地给我一毛钱。
我拿过钱，急不可耐地叫嚷着：“等
着啊。”慌里慌张地连棉袄都来不及
穿，顾不得天寒地冻拔腿就往外跑。
这时，卖馄饨的老头停下来，用火钩
子轻轻地捅开封着的煤球炉子，慢
吞吞地将锅坐在煤球炉上，倒上开
水，不一会儿，锅就开了，接着他掀
开木箱，在一块湿漉漉的笼布里小
心翼翼地拿出馄饨，仔仔细细地数
好十个，一个一个地放在沸腾的锅
里，又倒上一点骨头汤，这时，锅里
散发出一种非常诱人的、沁人心脾
的馄饨香味。馄饨煮好了，盛在一个
细瓷小碗里，撒上些香菜、煎好的鸡
蛋末等作料，再滴上几滴小磨香油。
啊，那个好闻呀，馋得人口水止不住
地往下流，简直令人窒息。

这时候吃的速度绝对不会是很
快的，真正是慢慢咀嚼细嚼慢咽，没
有个十分八分钟的时间，十个馄饨是
绝对吃不完的。因为平时吃的喝的都
是少盐缺油水的粗粮水煮菜，好不容
易吃一回有肉馅儿的馄饨，一定要吃
出感觉、吃出享受来，要不，就是太奢
侈浪费，用小伙伴们的话来说就是

“败家子”。
吃完馄饨，再慢慢喝汤。这时，那

汤已经不太热了，喝一口，在口腔里
让其转悠几下，然后再缓缓地咽下
去。吃罢喝完，用手抹一把嘴，揉揉小
肚皮，打个饱嗝，那个舒服陶醉啊，简
直快赶上大年三十过年了。

虽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了，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就发生在近前，
恍惚耳边又回荡起那特别悦耳动听
的“馄饨哟”的吆喝声，身边就有那
馄饨特有的香味在弥漫，忍不住下
意识地吸几口，还觉得特别舒服、诱
人呢。

上海市济南路185弄17号的逸庐。

□陶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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